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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瀅河，歷史學博士，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講師。本文為作者應邀參加2001年10月澳門媽祖文化旅遊節舉行的“媽祖文化研討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所提供的論文稿。此項課題研究獲廣州中山大學青年科研基金的支持。

廣東新會博物館收藏妷兩件非常珍貴的西洋木美人油畫像（1），作為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洋油畫

作品，是反映早期西畫東傳歷史的珍貴實物。明清時期，西洋木美人油畫在閩粵沿海的民間社會

輾轉搬移，受到廣泛關注，其所描繪的人物形象也進入中國民間的神仙系統，其間所產生的變化

和影響，是東南沿海鄉間民眾面對外來事物的一種值得探討的反應。

就外來文化的影響而言，物質文化比較容易擴散，精神文化則往往多數成為上層少數人帶有

好奇心的關注和學習。中西接觸的歷史，文獻記載與當代學者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上層社會精

神文化等方面，往往忽視了民間的歷史內容，尤其是民間精神文化的反映則更是較少探討。西洋

木美人肖像以其栩栩如生的面貌，在民間社會被人們當成神物，作為天后娘娘的女伴放置在天后

宮，其影響已經跨過了單純的物質層面，開始觸及深層的精神心理領域，反映了民間對待外來事

物的態度。西洋文化在民間社會的處境，是與獨特的宗教心理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

本文試圖根據有關歷史記載和史實，分析木美人肖像的西方藝術原型，以及在中國東南沿海

民間流傳存在的宗教文化背景，旨在分析外來文化對民間精神影響的早期史蹟和表現，以探討外

來文化在民間社會精神文化的影響以及形式特點，並借西洋木美人肖象作為一個事例，闡發早期

民間看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希望能夠梳理出一道中西接觸在民間精神文化上的線索。

早在清代乾隆年間，遊歷廣東新會的文人就留

下了有關這兩塊木板美人肖像的珍貴文字記載。山

東嘉祥舉人曾七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遊歷廣

東，在新會曾親睹西洋木美人肖像，特記於其筆記

體文集《小豆棚》中，列入“怪異類”之首。曾氏

這則筆記，仔細描繪了他親眼所見的木美人油畫肖

像，透露出已經罕為人知的若干細節：

辛丑（即乾隆四十六年）遊粵，在新會袁春

新會西洋木美人油畫的基本情況及其文化價值

現藏於廣東新會博物館的兩件西洋木美人油畫

像，是兩件尚未定級的文物，為繪製在兩寸多厚舊

木板上的兩位古裝高髻仕女立像，木美人形象輪廓

周圍的木板已被鑿空，因此而呈露出身型亭亭玉立

格外引人注目。這兩幅別具一格的木美人油畫肖

像，從清代到當代，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引發人

們的各種每樣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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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工詩文書畫，筆墨狂放，性落拓不羈，多次應試

不中，到處遊歷，自稱“我平日好聽人講閒話，或於行

旅時見山川古蹟人事怪異，忙中記取，又或於一二野史

家抄本謄錄，亦無不於忙中翻弄。”（3）他博採旁搜，

或紀聞或實錄，輯成《小豆棚》，集描寫虛幻和反

映現實於一書。

1985年，秦長安先生撰文，首次對木美人肖像

進行了研究，引起了美術界的關注。秦先生考察木

美人肖像後，這樣描繪了她倆的面貌：

為中國明代古裝美人裝束，明代髮髻高

聳，形象穩重端莊，臉面稍偏側相向，視線則

均轉盼前方。臉部刻劃細膩豐富，雙目含情，

略帶笑意，神態生動。暗色古裝有效地襯托出

肌膚的白皙。但美人臉部為西洋女子相貌，希

臘式高鼻樑和眉眼，均以西洋明暗法渲染立體

關係，極富雕塑感和真實感。其畫古樸厚重，

純以西洋古典油畫獨特技法描繪，與東方民族

風格迥然不同。（4）

2000年，梁光澤先生前往新會仔細考察了木美人

肖像的實際情況，對木美人肖像有了更加具體直接的

認識。兩幅木美人圖，高約130cm、寬約50cm、厚約

3.5cm。（5）可見此二木美人立像，比真人略小。

兩幅木板的兩側均有清晰可見的刀斧痕跡，

顯然是從完整的木板上用鋸按輪廓鋸下，並用斧

頭之類的工具粗略修飾。兩塊木板材質不同，其

中一件紋理粗疏，而另一件紋理細膩類似柚木。

梁先生考察木美人後，發現由於保存的原因，木

美人的景況已經大不如前，但基本的情狀依然留

存。兩幅木美人的臉一為左，一為右，均梳有高

髻並戴有抽紗類蓋頭。兩像服飾稍有不同。臉向

右者穿低領漢式襟衣，袖口有團起裝飾物，衣襟

邊也隱約見有抽紗類裝飾物。臉向左者穿低領漢

式襟衣，衣襟邊也隱約可見抽紗類裝飾物。由於

兩像胸部以下有煙火污漬，所以很難確定這兩幅

人像的衣飾組成樣式，但可以感覺到兩像均有束

木美人面部特寫

舫業師署,聞庫中有西洋美人畫一對，甚異。師令

胥吏持入廟觀之。已昏，設炬置桌，俄而持二版

至，各長四五尺，蓋隨人畫刑﹝形﹞而剜之者，

皆繫以械。其一衣緋，色剝落，約二十許，豐頤

隆準，高鈿雲髻，一手持物如燈檯形，一手自理

衣帶如大家娃。其一衣黃，修容墜馬半面驚顧之

狀，兩手捧物不能辨，豐神凜然，面上有爪痕，

年較稚。燈光尋丈之外，望之若生，流波凝睇，

若接若離，可驚可怖。（2）

《小豆棚》為筆記體文集，接近於《聊齋志

異》一類的文言短篇小說。編著者曾衍東，字青

瞻，號七道士，道號七如，山東嘉祥人，生於乾隆

十五年（1750），約卒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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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兩像的臉部保存尚屬良好，但有不少新裂

紋。由於畫家運用了明暗對比畫法，臉部顯得渾

圓，鼻樑高聳、眼深、有較強體積感，使人像顯

示出明顯的高加索地理人種特徵。繪畫者對兩幅

畫像的某些局部，如眼珠、眼窩、眼肚、人中和

上下唇等刻工細膩。眼珠上點的高光使眼睛看去

炯炯有神。微微上仰的嘴角和飽滿的上下唇使人

像顯得端莊又不失女性的魅力。雖然身體部分和

頭髮部分好像被煙火之類燻黑，但還是可以看出

繪畫者力圖在用筆上使各個部分有起伏變化。特

別是肩部和胸部的運筆方向，都可以看出畫者匠

心。兩幅人像的色調平淡但不灰暗，面部色彩甚

至可以說相當明亮，雖然歲月滄桑，但略施粉黛

的感覺仍然十分明顯。（6）

由於出現年代早，有明顯的油畫技術痕跡，而

且畫法與中國傳統婦女形象的處理手法大相徑庭。

從一些局部的用筆和用色可以看出繪畫者對繪畫技

法掌握得相當熟練，決不是一般的初學者或粗淺的

臨摹者能完成的作品，梁先生因而斷定其為一件瞭

解中國早期油畫的極佳標本。

曾七如於乾隆四十六年在新會親睹的木美人

圖，有妷“隨人畫刑〔形〕而剜之者”的外形和

“望之若生”的藝術形象。據新會博物館提供的資

料，該館館藏的這兩件油畫是明代中葉廣東新會人

李仕昇任福建莆田縣教諭期間所得，李卸任後將之

攜歸故里新會縣河村瓦崗（李天等村），置於天后

廟，為歷代村民供奉珍藏。二女郎因其美麗動人，

栩栩如生，被人們稱為木美人，解放後被獻給國

家，藏於該館。（7）新會縣李天等村族譜中有關木美

人油畫肖像的傳說記載，這樣解釋木美人肖像成人

形的原因：由於木美人是神仙的化身，因此水火不

侵，“烈焰燃及木美人身沿猝止，故完體無損”。

這些文字記載的木美人面貌都與新會博物館的木美

人肖像外形相一致，結合秦、梁兩位先生的考察，

文獻和文物基本可以互為證明，更顯西洋木美人油

畫的真實和珍貴。此木美人油畫作為迄今我國發現

並保存的最早的西洋油畫實物，傳世既早，又甚具

藝術價值，是研究西畫入華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珍

貴文物，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

木美人油畫原型初探

有關木美人肖像的原型藝術一直是諸位學者探討

的主要內容之一，唯仍舊疑惑甚多，不能得到滿意的

結論。於此筆者也祇能就自己所知一二，試究述若干

可能之線索。

西洋風格的木美人讓人聯想到16世紀以降開始在

歐洲流行的D u m m y  b o a r d（8），木美人的創作與

Dummy board 有十分相似之處。Dummy board 是在平

整的木版上用油畫繪製真人大小的人物肖像或其他形

象，以代替真人和實物的藝術作品，很少有發現這種

形式的木板畫比真人大很多或者小很多的。這種

Dummy board 主要用途是作為裝飾性的藝術品，擺放

在房間裡，或者放置在私宅、酒店門外作為某種標誌。

Dummy board 來源於16世紀歐洲非常流行的一

種繪畫藝術形式，現存最早的 Dummy board 大約繪

製於1615年左右的英國（9），後來傳播到歐洲其他國

家和美洲大陸，到19世紀仍有製作。Dummy board

最常見的形象有男女僕人，這些一般被放置在房屋

的角落、過道甚至門外迎接客人。手持掃帚、燈盞

等物品的女僕形象比較常見。1719年英國藝術家

Cornelius 描繪了一幅女僕板畫被放置在門邊迷惑了

一些冒失鬼，在一次沙龍聚會中，一位先生甚至差

點給它小費；而另一個女僕像手中拿着燈盞，可以

點亮。（10）現存的一些女僕形象從她衣着和佩帶的珠

寶看，其原型不是真正的僕人。1700年的《倫敦密

探》（London Spy）中解釋了這種木版畫的用意：

“木版上刻畫上手持掃帚的女主人的形象，被經常

放置在豪門大戶的豪宅中，作為女僕們的好榜樣，

提醒他們保持清潔的意識。”（11）此外，還有一些正

在做其它事情的女僕形象，比如削蘋果、帶小孩等

家務。男僕形象主要是放在門邊引導客人進出大

門。有時也會出現成對的男女僕人形象。

另一種形象是士兵和騎士。士兵主要被放置在

私人宅院、酒店及軍事要地等地方的大門口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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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為守衛者。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費城的 Miss

Silly 在她的1777年12月12日的日記中這樣描繪了一

個美國人見到英國士兵形象木版畫的情形：

一個繪製得非常好的英國士兵木版畫放置

在房間裡，有六英尺高，外貌威武英俊，一位

神經質的客人見到後被嚇得驚慌失措，他飛快

地逃離這所房子，以為全副武裝的英國軍隊到

來了。（12）

此外，Dummy board 還被塑成其他人物、成對

的兒童以及動植物形象等，1981年紐約舉行了一場

Dummy board 的展覽，展出了包括喬治．華盛頓、

本傑明．弗蘭克林、英國國王威廉三世、瑪麗女王

等人物形象的木版畫。（13）現代社會 Dummy board

基本上演變成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在商店門前手

持功能表或其它商品招攬顧客，或者成為服裝店的

模特兒衣架，是商家做廣告的一種形式。

木美人形象十分類似歐洲曾經流行過的Dummy

board。曾七如記載的木美人均為真人大小，且手持

物品：“一手持物如燈檯形，一手自理衣帶如大家

娃；其一衣黃，修容墜馬半面驚顧之狀，兩手捧物

不能辨。”與常見的 Dummy board 特徵非常相似。

雖然木美人的最初用途不甚明瞭，也沒有確切證據

表明木美人就是直接從西方引進的 Dummy board，

但把她們當作 Dummy board 的中國版本，聊備一

說，當不會相差太遠。

木美人與早期西洋畫在中國

木美人油畫肖像在中國民間社會的留存和傳

播，包含妷一段耐人尋味的早期西畫東傳史。下面

結合有關史實，試對早期西洋畫在中國社會的傳播

及其所引起的反應作一下初步分析。

其一，曾七如遊粵至新會，未睹木美人之前便

“聞庫中有西洋美人畫一對”，說明當時人們對西洋

畫已不陌生，能夠很肯定地分辨出這是與中國畫不同

的西洋畫，才會有這種對號入座式的歸類。曾七如還

詳細伲述了西洋畫在當時中國南北的流佈情況：

洋畫以京師為最，一切古鼎彝器，無不確

似。為山樹樓閣，遠近深邃，尺幅千里，一邱

一壑、一枝一葉、一欞一庋，皆能突起於陰陽

向背之間。聞其初來自西域，京師易之，所謂

界尺活也。至人物則以廣南玻璃畫為獨步，面

目鬚髮，躍躍有欲飛之勢。（14）

西洋畫在中國，以宗教畫和世俗畫兩種形式，經過

由明末到清初的流傳發展，以宮廷和廣州兩個中心

向各地流傳開來，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西洋畫（15），為

人們所熟悉。西洋畫更逐漸成為豪門收羅的新奇陳

設和消閒玩物。《紅樓夢》第四十一回中，描寫劉

姥姥酒醉誤入怡紅院，把西洋畫誤認作真人，“見

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的迎出來”，便趕上前

拉她的手，被牆壁撞得頭暈眼花之後，還納悶說

“原來畫兒有這樣活凸出來的？”（16） 西洋畫成了

顯赫賈府貴公子臥房的裝飾畫。曾七如在其《小豆

棚》中對官宦之家也有類似的描述：“獨檢新奇可

喜之物貯齋中，如半開花、迎鮮果，以及西洋畫、

自走人、百步燈、千里鏡，莫不列滿几壁。”（17）

更有趣的是，在清代乾嘉年間廣東潮州的風月場

上，出現了豔名“西洋畫”的煙花女子，文人俞蛟

在其《夢厂雜著》中記載了當年遊歷廣東潮汕時的

見聞：“大善，一名西洋畫。姿色□粹，堪與桃李

爭妍。”（18）到清代乾嘉年間，西洋畫已經成為社會

時尚，時人稱：“西畫入中土者，乾嘉時已尚

之。”（19）曾氏之伲述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其二，曾七如面對木美人像，產生了“望之若

生，流波凝睇，若接若離，可驚可怖”的生命幻

覺。曾七如還吟詩一首，表達他看到以庭院為主題

的西洋畫之後的視覺感受：

一幅西洋畫得成，千盤萬曲訝深閎。

定神玩去疑身入，妷手摸來似掌平。

幻出樓臺蜃氣結，描將人物黛眉生。

壁間高掛終惶惑，錯認鄰家院落橫。（20）

新會博物館珍藏的木美人（本刊根據本文作者提供的《廣州日報》2001年11月14日李健群攝影的新聞照片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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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明清時期東方人面對西方寫實性油畫產生的

普遍反應。西洋油畫重透視學、解剖學，畫家借用

油彩烘染出立體的凹凸，使光影的明暗閃動跳躍於

畫面上，使畫面具有強烈的真實感和雕塑感，似可

走進，似可手撫。中國畫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要

義，捨具體趨抽象，於筆墨點線皴擦的表現力上見

本領，作品反映畫家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對自我的

超脫。明清時代的中國人，習慣了在荒寒、灑落的

寫意山水前沉思參悟，感受生命的節奏，一旦面對

以陰影與明暗造成堅實三維空間的油畫肖像，那隆

起的鼻子、深邃的眼眸，猛然讓人心頭一驚，恍若

與另一生命對視，心底產生一種現場的緊張感。中

西繪畫藝術的本質差異，宗白華先生已經有過精闢

的論述，此僅略舉三兩事例，以便參照瞭解。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於16世紀

末攜來的天主聖母油畫肖像，一經展示便引起了當

時的中國人一種難以名狀的生命感。姜紹書在《無

聲詩史》中稱：

利瑪竇攜來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

兒，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踽踽欲動。（21）

萬曆皇帝及慈聖太后面對利瑪竇進獻的天主聖母

像，也有異常強烈的反應：

當皇帝見到天主聖母像時，驚奇地站在那

裡，大聲說：“這是活妷的天主!”皇帝由好奇到

望而生畏,不敢正視聖像。他把聖像給他母親，她

崇拜其他神祇，看到聖母像時，誠惶誠恐，被栩

栩如生的聖母形象嚇怕，下諭收藏在內庫。（22）

北京各天主堂中均有純以西法繪製的宗教壁

畫，吸引妷各地人士前來參觀，見者莫不為其逼真

嘖嘖稱奇。乾隆年間名儒張景運，觀教堂壁畫，驚

歎其“千態萬狀，飛動駭人，幾忘其為繪素也”，

竟至於“凝眸片晌，竟欲走而入也，乃至其下捫

之，則塊然堵牆而已。殆如神州瑤島可望不可即，

令人悵惘久之”（23），一時竟分不清畫裡畫外。更有

朝鮮思想家、文學家朴趾源，乾隆四十五年

（1780）隨貢使來華，遊歷北京、熱河等地。他在

北京天主堂內，面對“非心智思慮所可測度，亦非

言語文字所可形容”的宗教壁畫，不由得心驚膽

顫，“吾目將視之，而有赫赫如電，先奪吾目者，

吾惡其將洞吾之胸臆也。吾耳將聽之，而有俯仰轉

眄，先屬吾耳者，吾慚其將貫吾之隱蔽也。吾口將

言之，則彼亦將淵默而雷聲”（24），真乃難以言狀。

木美人、媽祖與中國人的神仙世界

有趣的是，西洋木美人油畫由福建傳入廣東，

因其新奇逼真的形象，在媽祖崇拜盛行的嶺南沿海

民間社會，被簡易地門神化，甚至置於媽祖廟裡，

權充天妃娘娘的女伴，進而引發出奇妙的傳說，留

下了亦實亦虛的文字記載。這些都反映了沿海民間

特殊的宗教心理和主題，為研究中國東南沿海的社

會文化和民間宗教提供了可貴材料。

據新會博物館提供的有關資料，在新會縣李天

等村的族譜中，傳載着一則與媽祖密切相關的木美

人神話，先全錄如下：

明洪武初年﹝案：年代似有誤傳﹞，福建

莆田縣有一獨身老者於北山旁賣酒為生，因

﹝而﹞結識了某道士打扮之客。

道士天天來肆。日久，二人遂成摯友。道

士憐其孤苦境遇，因問；“爾獨居山中，何不

覓一老伴相助？”老叟答曰：“生計唯﹝維﹞

艱，自身兩餐難籌，豈敢企望？況年耄耋，倘

有不測，誤人致﹝至﹞苦！”道士聞言哂笑，

故曰：“若有甘侍店中箕帚而無須贍養者，何

如？”老者亦掀髯笑道：“世竟有此事？莫戲

吾也！”道士早有成算，因向老叟求二板。店

間唯擱酒壇之破門板一對。道士親拭之，並取

袖藏之畫筆、五彩，於二門板上凝神運毫，各

畫一尊美人。用功繪畢，對叟友曰：“吾將遠

去，此別未知相會何期，二畫權當禮物為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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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以竹葉蘸水灑之，七日後自有意外奇蹟

也。”言罷依依惜別。老叟疑惑不解其意，但

視門畫二姑娘栩栩如生、美麗溫柔，因之滿心

歡喜，即依道士之囑蘸水灑之。滿七日，叟

醒，聞店中灑掃滌器之聲，頗感怪異，因窺

之：啊！眼前竟是兩個身妷門畫服飾之美貌女

郎執箕把盞，輕盈伶俐，笑容可掬。老叟驚喜

萬分，方信道士所言非謔語。自此，二女郎報

曉飄然下板，助老者操勞終日，但嘻而不語，

日暮即悄然返回門畫之上。

久之，消息傳開，縣人見者無不因木美人

而驚羨贊絕。縣有潑皮阿騷，脅挾老叟送予一

女，否則將告官誣其拐騙良女罪。老者拒從，

不日果被衙差傳至公堂，逼叟招供，將治以拐

騙罪。老叟祇得將木美人由來實告。知縣即命

取二門畫入衙驗證。老翁無奈何，向門畫呼

曰：“姑娘請出一證！”轉瞬走下二美麗女

郎，向老者笑盈盈點頭，並向縣官作一揖，似

為老叟求免，一眨眼即回至木門上。知縣及眾

差役見之皆目瞪口獃。老者被誣之案雖白，但

知縣見寶遂起歹念，因斷曰：“此門畫乃不祥

之物，必當留衙，以鎮此妖邪！”門畫即被沒

官而入知縣之手，然任其千呼萬喚，木美人終

不見出。不久知縣犯案下獄，二門畫即為教諭

李仕昇所得。

有次縣衙失火，一切均無存，門畫亦遭

焚，烈焰燃及木美人身沿猝止，故完體無損，

餘皆燒盡。眾莫不歎奇。後李教諭辭官返鄉，

即將其畫攜歸新會李天等村，供置於天后廟，

村人奉木美人為鎮村之寶。人道月白風清之

夜，木美人常似天仙並肩遊步於田陌間，或乘

微風，駕彩雲，翩然飛舞。（25）

由此可以看到，木美人肖像畫進入中國，其影響已

經跨過了單純的物質層面，開始觸及深層的精神心

理領域。在媽祖崇拜盛行的閩粵沿海，舶來藝術品

與中國民間宗教相結合，並非空穴來風。英國著名

藝術史家哈斯克爾指出：思考藝術品，也就是思考

“它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與之相關的人們的特定思

想、抱負、希望、恐懼、愛和恨。”（26） 人們通過

神話傳說抒發懲惡揚善的美好願望，有妷獨特的宗

教文化背景。

明清時期隨妷中西之間的直接交往，陌生的西

方文明開始出現在中國人面前。粵閩浙沿海作為西

方人的最初抵達地，成為中國最早接觸西方文明的

區域，西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先滲入東南沿海

各地，自然會引起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關注和不同

反映，進而影響民眾生活。中國傳統社會中，

“道”“器”之別十分鮮明，因此作為正統主流文

化擔當者的士大夫，對西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也

是有所區別對待的。他們會出於好奇心理去認識和

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甚至接納西洋奇器，但在精神

文化方面，則往往會在陷入夷夏之辨的情感轉變歷

程中，不能隨意地接受和採納。但是民間社會的農

工商民，他們面對西洋文明時所負荷的心理壓力要

輕得多。他們對外來文化的排斥力也比較弱，對很

多事物的取捨是出於本能的需求和實利的誘惑。他

們很難明確地概念化地比較中西文化的優劣短長，

卻能從實際生活生計需要出發，對具體事物選擇取

捨。因此正如桑兵先生曾指出的，事實上“最先接

觸和接納西方文化的，並不是主觀上對西藝西學有

所認識的開明士紳，而是外國商人教士足跡所至的

沿海口岸地區的凡夫俗子。在鴉片和大炮之前，洋貨

與宗教是西方試圖開啟中國大門的兩把鑰匙。”（27）

人們面對陌生文化，容易從自身熟悉的文化傳

統中去尋求對應物，以求更準確地進行瞭解和理

解。這樣，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文化誤讀的現象，甚

至把異質文化曲解或簡化成為本位文化的映射。早

在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初期，中國人在廣東肇慶仙

花寺——中國內地第一座天主教堂中，見到一張比桑

廷式聖母像時，馬上想到了在中國民間已經深入人

心的觀音菩薩，引起傳教士極其反感。（28）利瑪竇在

1586年10月29日的一封信上稱：“許多不育婦人跑

到一位教徒尼古拉家裡，因為我們給了他一幅聖母

像，她們向她磕頭求得男兒。”（29） 在這些中國婦

人心中，聖母成了送子觀音，導致利瑪竇勸告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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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勿以聖母像示眾，以免與觀音大士像混淆。（30）位

於澳門半島西南的老楞佐堂（ I g r e j a  d e  S .

Lourenço），葡萄牙人在此供奉西方天主教航海保

護神老楞佐（S. Lourenço），祈禱航行順利。此堂

歷來被中國人稱為風信廟、風順廟或風順堂。《澳

門紀略》中稱：“西南則有風信廟，蕃舶既出，室

人日躋其歸，祈風信於此。”（31）中國人很自然地將

西洋人的行動附會成當時中國航海者及其親屬的祈

風送舶活動。這是從中國傳統風俗出發，看待西洋

人的航海保護神崇拜。

面對美麗逼真的西洋木美人肖像，淳樸的鄉野

村民很自然地想到了他們的女神“媽祖”，於是，

木美人被當成了媽祖娘娘的女伴，成為人們崇敬的

物件，也就不難理解了。

明末中國東南沿海由於航海貿易頻繁，存在妷

各種航海保護神崇拜，其中最重要的是媽祖崇拜。

媽祖，原名林默，又稱林默娘，福建莆田縣湄洲嶼

人，據說出生於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卒於雍

熙四年（987）。最初其以女巫形象出現。南宋廖鵬

飛撰〈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稱其：“姓林

氏，湄洲嶼人。初，以巫祝為事，能預知人禍福。

既歿，眾為立廟於本嶼。”（32） 當地百姓立廟祭

祀，崇拜者相信她的存在，遇事便進廟祈禱，結果

有禱必應，女巫逐漸在人們心目中轉變成了女神。

隨妷航海業的發展，媽祖信仰在福建沿海一帶流

傳，並隨福建海商流行各地，逐漸受到朝廷關注和

重視。宋紹興二十六年（1156）朝廷敕封其為“靈

惠夫人”，媽祖由地方小神變成了特殊神明。元代

定都北京，糧食仰給於江南，通過海道運送，糧船

出發時必先卜吉於媽祖。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以海

運得神佑，封媽祖為“護國明著天妃”。明太祖洪

武五年（1372），重隆舊典，封其為“昭孝純正孚

濟感應聖妃”，成祖永樂七年，晉封為“護國庇民

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自後遣官致祭，歲以為

常。媽祖身價驟增，逐漸取代其它海神，成為各地

航海者崇拜的至尊神明。清代康熙二十三年更封其

為“護國庇民昭靈應仁慈天后”，由妃陞格為后，

達到人間女性名份品位的最高點。從此天后稱號廣

為流傳，各地媽祖廟又被稱作天后宮或天后廟。

隨妷媽祖信仰在民間的流傳和發展，媽祖形象

及其神話也日益豐富多彩，逐漸融入了道釋儒的各

種色彩。南宋，媽祖形象巫的色彩開始淡化，增加

了一些道教神仙的色彩。至順《鎮江志》中稱：

“妃林氏，生於莆之海湄洲，洲之土皆紫色，咸

曰：必出異人！”（33）道教視紫色為祥瑞，把媽祖出

世隱喻為神仙下凡。元代，媽祖形象中又加入了佛

教色彩。黃淵〈聖墩順濟祖廟新建蕃釐殿記〉中，

除保留了有關神仙降世之說外，還補充了“普陀大

士之千億化身也”的佛教觀念，稱媽祖乃觀音菩薩

的化身。明永樂年間，無名氏撰《太上老君說天妃

救苦靈驗經》，進一步把佛道糅為一體，主要從古

代仙道理論的角度伲述媽祖生平，將其說成是太上

老君“令妙行玉女降生人間救民疾苦”，同時又稱

媽祖出生地是“普陀勝境，興化湄洲”，且有“大

慈大悲、救苦救難”之謂，實際上是暗示觀音菩薩

轉世，試圖將觀音拉進仙道系統，以提高道教的權

威，這是明代三教合流思想中以道教觀念為主的具體

反映。清代媽祖形象進一步豐滿，嘉慶年間莆田進士

陳池養著《孝女事實》，直接冠媽祖以“孝女”稱

號，給媽祖形象添上了儒教的色彩。這樣，媽祖被塑

造成了既有仙質又有佛性更具儒風的女神，反映出宋

元後我國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流行觀念。

隨妷歷代的冊封和民間信仰的發展，以庇護航

海為主要職能的航海保護神媽祖，逐漸成為了民眾

心目中庇護濱海一方信眾富庶安樂的有妷眾多職能

的全知全能的萬能神靈，滲透到民間生活的各個領

域，成為民眾眼中既具人性又有神性的善良女神。如

清代郁永河《海上紀略》中記載：“今湄洲林氏宗族

婦人將赴田者，輒以其兒置廟中，曰姑好看兒！遂

去。去常終日，兒不啼不饑，亦不出閾。至暮歸，各

認己子攜去。神猶親其宗子云。”（34） 媽祖成了慈愛

的看護者。今廣東潮汕人有一句諺語云“媽祖唔拜唔

會發家”（35），媽祖又承擔了財神的職能。

媽祖的故鄉在福建，最古老的媽祖廟即福建莆

田湄洲祖廟，是媽祖香火的源頭。世界其它地方的

媽祖廟，就其香火淵源而論，都是直接或間接從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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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祖廟分香過去的。廣東同樣是媽祖崇拜最盛行的

地區之一，位於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新會同樣盛

行媽祖崇拜，各地村鎮均有天后廟或天后宮。在這

樣的風俗傳統和宗教心理熏染下的鄉間民眾，一旦

親睹來自媽祖故里的栩栩如生的木美人像，傳聞道

士創造美人的傳奇，兩位被神話化的女郎便在人們

心目中與道教色彩濃厚的媽祖聯繫起來，視為媽祖

同類供奉於廟，當作鎮村之寶。西洋油畫與中國本

土民間宗教相結合，以獨特形式滲入鄉村民眾的精

神生活，在虛幻的外觀下透露出歷史的真實。

西洋木美人成為中國本土民間女神的伴侶，進

入了中國民間的神仙世界，這不由得引出這樣的話

題：異邦女性形象如何能夠進入中國人的神仙譜

系？這牽涉到中國人對人和神的不同對待。我們知

道，中國人歷來十分重視夷夏之防，在人的世界

裡，天朝上國的國民把外國人看成“蠻夷”，“蠻

夷”是被劃到“人”之外的。這些化外番邦之人祇

能作為朝貢的使節前來中國，是不可能進入中國人

的世界並佔有一席之地的。尤其是明末清初，夷夏

之防達到頂點，一方面嚴格控制官方的來往，對海

外國家的朝貢嚴格加以控制，在時間、人數、路線

和貨物等方面都有嚴格規定，另一方面民間不准私

自下海，宣佈前往海外的人民為“棄民”，剝奪其

回原籍的權力。因此，在人的世界裡，中外人員的

互通都受到嚴格限制。

但在中國人的神仙世界裡，則又是另一種面

貌。中國民間信仰的內容屬於萬靈崇拜和多神崇

拜（36），民間信仰相當複雜，信仰空間被塑造成一個

廣闊無垠卻又奇異神秘的幻想世界，逐漸形成多層

次混合龐雜的神仙世界。中國民間信仰的多樣性，

還表現在對不同宗教譜系的神靈的多重崇拜，民眾

會根據自己的不同需要崇拜不同的神靈。這種民間

信仰的多樣性崇拜特徵具有為我所用的相容性傾

向，“儘管這種宗教意識和情緒有妷明顯的功利性

特徵而不夠虔誠，卻又無處不在，發自內心”（37）。

在中國民間信仰中，民間雜神與不少佛教的菩薩和

道教的神仙享受同樣的香火供奉。不少異域的人物

和宗教神祇也逐漸成為中國人崇拜的對象。佛教從

本質而言是一種西來宗教，最後則演變成有廣泛民

間基礎的本土宗教，佛教的佛祖和菩薩們也逐漸成

為中國人神話世界的重要成員。此外，西洋天主教

傳教士利瑪竇成為中國民間鐘錶業的行業神，也是

一個十分有趣的例子。

在中國龐雜的神仙譜系中，女性神祇是重要的

組成部分。女性神首先在遠古神話中體現出來。女

性因其非凡的生殖力和經濟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成為早期社會中的主宰，早期宗教崇拜是以女性為

中心的。最初的女神是始祖女神，如女媧等，這是

一個以生殖崇拜為核心的女性神祇系統。隨妷原始

人對自然的探尋和對生存方式的不懈求索，社會不

斷地發展，社會分工和婚姻家庭生活的形成，私有

制出現，男性在社會中的地位逐漸佔據支配地位，

男性崇拜的核心地位取代了女性崇拜，男性神紛紛

出籠，女性神祇的地位逐漸淪為附屬，其功能也逐

漸限定在某些特定的領域。但是，中國民間社會依

舊創造出一系列女性自然神和農業女神、生活女

神、行業女神、婚姻愛情女神。隨妷中國對外交往

的頻繁，如佛教等外來宗教的傳入，一批異域的女

神逐漸進入中國人的神仙世界。這批女神的身形容

貌及其功能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與中國人的思想觀

念審美心態相融合，慢慢發生變化，成為中國式的

女神，最著名的是進入道教系統的西王母的變遷和

佛教系統的觀音菩薩的女性化。（38）女性神的隊伍由

此不斷擴大，女性神譜也不斷得到豐富。

兩個來自海上的女子畫像，不但能夠跨過嚴格

的中西界限在中國沿海流傳，而且還被當成來自海

上的保護神媽祖的同類，放置在媽祖廟中接受崇

拜，從而進入了中國人的神仙世界，成為了中國人

心中的女神，這也是中國人區別對待神的世界和人

的世界的生動事例。

西洋木美人像流傳於明清時期的福建和廣東，

雖看不出對當時的中國美術產生什麼影響，卻曾以

獨特的方式逐漸融入當時中國人的神仙世界中，為

人們所津津樂道。這是早期西畫入華歷史上一件珍

貴的文物，包含妷一段引人入勝的中西文化交流

史。儘管其中涉及的時、地、人尚須進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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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仍然相信，任何事物都是歷史的產物，應當在

歷史聯繫中尋求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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